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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馋嘴”讲述的是 55年

前生活极度困难时期，我和我

那两个饥肠辘辘的弟弟，竟然

能碰上刚刚出锅的香喷喷的油

炸锅蒸大带鱼，且在应该吃上、

又能吃上、伸手可得的情况下，

却硬是克制着直流口水的三张

馋嘴离鱼而去。

这是咋回事？故事还得从

头讲起。

20世纪 50年代末，在法院

工作的父亲因卷入一起冤假错

案，被调离政法队伍，发配到黄

河岸边的髙庄、李村一带从事农

村工作，家境一落千丈。1961
年，一家人被迫离开县城，跟随

父亲先是来到高庄公社农村。

没地方住，只能在公社为灾民所

建的一处三间土坯房里暂时安

身。我们兄弟四人，四弟不到一

岁，三弟 5 岁，我 7 岁，大哥 10
岁。全家人要劳力没劳力，要土

地没土地，全靠父亲每个月二十

多元的微薄工资生活。我和哥

哥弟弟拼命割草拾柴拾庄稼，喂

猪喂羊喂鸡，艰难度日。

苦也快乐着。转眼到了

1966 年夏天，我和因患眼疾上

学较晚的哥哥同时小学毕业。

15 岁的大哥没再继续上学，父

亲找到老同事帮忙，把哥哥安

排到县里一家鞋厂当学徒，以

缓解家庭的困难。12岁的我考

完初中就放松了许多，上小学

的三弟和四弟也都放了假。没

事了，我们兄弟三人一拍即合：

那就去李村公社找父亲去。

经母亲同意后，我们兄弟

三人便连蹦带跳地相互追逐

着，向三十多里外的李村公

社 方 向 跑

去。大约中午11时许，我们一路

询问、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李村公

社大院。可找遍各个办公室都

没能见到父亲，经询问才知道父

亲一大早就去一个村子搞农业

生产调查。父亲的一位同事叮

嘱我们不要乱跑，在父亲的宿舍

里等一下，并高兴地对我们说：

“你们弟兄仨真有口福，今天伙

房改善生活，吃油炸带鱼。”我们

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三弟四弟乐

得累意全无，一蹦老高，忍不住

问我：“二哥，带鱼是啥鱼？肯定

很好吃吧！”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鱼，更没吃过、没见过。我

笑着对他俩说：“甭急，等会一吃

就知道了。”

“铛……铛……铛！”还不

到 12 点，伙房的开饭铃就敲响

了。

“二哥，打铃了，开饭了！

咱快去吃饭吧。”三弟四弟饥饿

难耐，目光都盯向我。我也饿

坏了，因一大早在家每人喝碗

稀饭吃个地瓜面菜窝窝头，又

跑 30多里路，早就消化完了。

“没有菜票馍票咋办呢？

咱再等一下吧。”我虽在劝慰着

两个弟弟，可伙房那边飘过的

饭菜香味又磁铁般地吸引着我

们向伙房的方向凑过去。

只听一些人用筷子敲着碗

议论说：“这带鱼可不便宜，七八

毛钱一份。吃顿鱼，三天的菜

钱就没了。”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一份，就

是两元多。父亲九天的菜金也就

没了，那他该怎么办呢？”母亲也

经常告诉我们说，父亲每个月工

资 20多元钱，要交给家里一多

半，供我们娘几个生活开销。他

自己仅留十来元钱。父亲每一分

钱都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

“这三个是安东（父亲的名

字）的小孩。他下村子还没回

来，你们先给他弟兄仨每人打

份鱼，拿上几个馍，让孩子们先

吃着。待会安东回来再付给你

们菜票馍票！”

父亲的那位同事见我们仨

犹犹豫豫地在伙房附近转悠，立

即向伙房炊事员做了安排。在

伙房的人员应声准备将香喷喷

的带鱼给我们盛上、四弟已率先

高兴地跑向伙房售饭窗口踮起

脚来准备接鱼之时，我立即跑上

前去拉住他，并向伙房的炊事员

急切地说：“叔叔，先不要鱼，还

是等俺达达回来了一块吃吧！”

我边说边拉着两个弟弟快速离

开了伙房。可四弟却不干，带着

哭腔想挣脱我的手，喊着要吃

鱼。伙房的叔叔也在呼喊我们：

“甭走！你们弟兄仨先吃，等您

达达来了，鱼就卖完了，你们谁

也吃不上了！”

我听到这句话反而高兴起

来，心里想：“鱼卖完好啊，等父

亲回来了，我们吃些便宜的菜，

就能给他省下这些菜票了。”

三弟毕竟比四弟大几岁，

他完全看出了我故意拖延时

间，盼望伙房快点把鱼卖完，

以达到为父亲节省菜票的目

的。他也积极劝慰四弟，并帮

助我把他拉回宿舍继续等候

父亲。

过了将近20分钟，父亲骑着

车子，戴着草帽，一身汗水，从

村里赶回来了。见

到 我

和弟弟又

惊又喜说：“你们

咋来了，都放暑假了

吧？正好昨天伙房通知，

今天要吃带鱼。因村子里有

事，我回来得晚了一些。咱快去伙

房，看还有没有鱼。”

父亲边说边大步流星向伙

房奔去。我和弟弟跟在父亲身

后，又再次向伙房走去。父亲

离伙房还有老远就喊上了：“还

有鱼吗？还有鱼吗？”

“哎呀，老陈，鱼早就卖完

了！”炊事员边准备收摊边遗憾

地告诉父亲。

父亲一听说鱼卖完了，很

是扫兴。转过身来就对我吵上

了：“二，刚才咋不带你弟弟来伙

房先吃鱼？我回来给他们菜票

就是了，非等我干啥！”我虽然低

头不语，但心里很高兴。

父亲边责备我，边走进伙房，

只好买了四份白菜粉条，一共才

六毛钱，还不及一份鱼的价钱。

四弟很是不高兴，用嘴噘了我一

下：“都怨俺二哥！”父亲又为我们

每人买了两个白馍，见三个儿子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才松了口

气。他又说：“今天晚上公社驻地

正好放电影，你们就在公社里住

下，好好玩一玩，明天再回家。”

饭后，两个弟弟到街上去玩

了

，宿舍里

只 剩 我 和 父

亲。我才颇有些委

屈地对他说：“达达，按说

我们是能吃上鱼的，和你同屋

住的叔叔给伙房做了安排，卖饭

的师傅也同意让我们先吃。可

我是以等你为借口，故意拖延时

间，等伙房卖完鱼之后再去吃，

是为了给你省下点菜票。”

停顿了一会，我又若有所

思说：“达达，伙房今天吃鱼你

是事先都知道的。我发现公社

机关上的人为吃鱼早早就排起

了长队，只有你和极个别人在

鱼卖完之后才赶过来吃饭。我

想，你也应该是以村上的工作

忙为理由，故意错过吃鱼时间

的吧？并且，这也应该是您平

常的一贯做法。”

父亲深情地望着我，久久

没有说话。

我看到，他的两眼已经蓄

满了泪花。

一转身你走了

长发甩下些诗句

我捡起来

用清风洗去红尘

悄悄刻在心里

晚霞中的背影

依然来时的美丽

归鸟衔着夕阳

落叶轻吻小溪

你摇过的老水车

仍在涂鸦我的回忆

多想再同你

来这片霞中散步

呼唤天那边的星星

快来蹚水嬉戏

这里的鱼儿

最爱亲吻你的脚丫

就像那些蟋蟀

盼你的鞋走过草地

你曾指着天边

一抹红云映在眼里

我憧憬此生

岸芷汀兰相偎相依

今晚的天边

仍泼了一抹红云

衬着你窈窕的背影

横得更加美丽

一转身你走了进去

被思念拉长的我

比这落日还要孤寂

勺和瓢都是舀水的，不同的

是，勺多是铁皮做的，瓢多是老葫

芦锯开的。

俺村的人习惯把铁勺叫马

勺。马勺原意是用来喂马的家

什，既能给马、骡等牲口舀水，

又能添加精饲料。

杠子爷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

一条。无牵无挂的杠子爷被安排

喂村里的牲口，只要杠子爷一抓

起马勺，牲口屋里就会马嘶、驴

叫、牛哞，混杂着杠子爷的谩骂

声，骚扰着小村庄的平静。

凭借一把马勺，杠子爷把牲

口养得膘肥体壮，劲头十足。村

里 600 多亩田地全靠其“一把马

勺”耕耙耧耩，收获着全村老幼的

衣食温饱。

杠子爷说，暑天收工，再热也

不能给牲口饮刚打出的井水，和

人一样，凉水也会伤牲畜的胃。

杠子爷用马勺舀了水，上面撒上

碎麦秸或小米糠，稍等再给牲口

饮，且一次仅饮一马勺。

酷夏的一个晌午，一个河南

漯河的逃荒女人路过牲口屋，饥

渴难耐，夺过杠子爷手里的马勺，

舀起水缸的凉水就要喝。杠子爷

眼明手快，在女人张嘴前，往马勺

里撒了一把豆粉。女人瞅了一眼

杠子爷，一饮而尽……杠子爷是

怕女人“炸胃”，同时也缓解了女

人的饥饿。

就在饮水前，女人从马勺混

浊的影子里看到了杠子爷的好心

眼儿，遂留了下来，成了杠子爷的

媳妇。大伙儿说，杠子爷一把马

勺“舀”了一个好媳妇。

20世纪 80年代初，杠子爷的

女人生四马勺叔的时候，村里开

始分田地、分牲口，杠子爷“下岗

了”，从牲口屋挟出铺盖卷，随手

拎走了那只马勺。杠子爷说，这

马勺可是俺老婆，老婆不能分！

一年中秋节，我回老家小住，

见到了垂垂暮年的杠子爷。大伙

儿饶有兴趣地谈及“马勺爱情”，

一旁的杠子爷就笑骂，你们这帮

小子乖儿，马勺灌的吧，

俺家四马勺都得孙子了，

还拿俺老头子开玩笑！

我发现，笑归笑，骂归骂，

杠子爷依旧沉浸在自己

的幸福故事里。

不久前，杠子爷的

女人溘然长逝，料理完后

事，大伙儿发现在牲口屋

的遗址上，杠子爷静静地

闭上了眼睛，怀里揣着那

把马勺，搂得紧紧的，似

乎怕人抢走……

当夜，我贸然揣测，

当年“马勺爱情”情景里

一定有这样一组镜头：

“咣当”一声，马勺扔进水

缸里，溅出缸沿一圈儿水

花。牲口的耳朵、眼皮耷

拉下来，嚼动的嘴巴停了

下来，墙角的干草饲料大乱了，杠

子爷和女人被深深地埋没了。马

勺紧贴着缸沿，慢慢地向缸底沉

下去……

三张馋嘴
□陈 奇

马勺
□刘厚珉

一砚霞
□田言涛


